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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微信辟谣平台、丁香园提供的辟谣数据库，对截至2020年2月13日的230条谣言文本进行研究，

分析谣言的传播特征，探究疫情谣言产生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人们对新事物的认知局限以及认知迭代使

疫情认知充满模糊性，而信息公开不足则让民众陷入知情困境，以社会化媒体为主导的传播环境进一步加剧

了谣言传播的复杂性，建议通过全社会多元主体协作、共同构建一套社会化协同辟谣机制以应对信息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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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北京时间 2020 年 1 月 31 日，世界卫生

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构成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2 月 2 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指出，在

病毒肆虐的同时还存在另一种“疾病”——“信

息疫情”（infodemic），意指疫情中出现海量

真假难辨的信息，人们很难找到可靠的信息

来源并获得指导。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区别

于 SARS、MERS、Zika，新冠肺炎疫情中社

会化媒体放大了恐慌，使得虚假信息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传播，营造出一种高不确定性的

信息环境，从而引发了人们的不安情绪以及

针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对抗信息疫情已成

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重点工作 [1]。《麻省理工科

技评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社交媒体“信息疫情” [2]。

就国内而言，有调查显示，认为网上存

在疫情谣言的网民高达 87% [3]。“新冠病毒

是新型生化武器”“喝高度白酒可以预防新冠

肺炎”“开窗通风会带入有病毒的空气”等谣

言充斥于各种传播渠道，扰乱了疫情应对中

的信息传播秩序，影响了公众对疫情的感知。

基于此，主流媒体、专业科学媒体、专业辟

谣平台、搜索平台迅速反应，纷纷搭建 24 小

时实时辟谣平台应对“信息疫情”。公众见证

了诸多谣言从产生、传播到被辟谣的全过程，

也亲历了某些谣言处理过程中引发的争议与

讨论。

疫情中为什么会出现大量谣言？应当如

何理性看待这些谣言？又该如何应对谣言？

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分析广泛流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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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谣言，探究这些谣言的产生根源、内容

特点和传播机制，提出遏制谣言传播的对策。

一方面，在学理上丰富突发性事件中谣言传

播规律研究；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能帮助公

众深刻认识和正确辨别突发事件中的谣言，

从而共同遏制谣言的传播。 

1 文献综述：谣言的产生传播机制及突发
事件中的谣言

1.1 谣言的定义

对“谣言”的系统性研究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此时，谣言研究以心理学为立足点，

旨在研究如何控制谣言的进一步扩散。纳普

（Knapp）认为谣言是“一个与时事相关广为

流传、但未经官方证实的命题，其目的是使

人相信”[4]；奥尔波特（Allport ）和波兹曼

（Postman）指出谣言的特征是“与时事相关，

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但无法证明其确切

性”[5]ix。

20 世纪 60 年代起，社会学者对谣言的

关注打破仅从心理学视角认知的局限，指出

社会因素在谣言产生与传播中的作用。涩

谷保（Shibutani）认为谣言本质是集体交易

（collective transaction），是“一群人议论过程

中产生的即兴新闻（improvised news）”[6]62。

相似的观点还有“通过口口相传，但没有任

何事实依据的有关当前时事的信息”[7]；“公开

传播的，人们对现实世界如何运转的假设”[8]。

从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章看，中国谣言研

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与当时河北、

福建、四川等地发生的地震相关。系统性研

究起始于《谣言透视》，书中认为谣言是虚假

的 [9]。这是早期国内谣言研究的主流观点，如

刘建明认为谣言常带有诽谤的意见指向，是

“攻讦性的负面舆论”[10]，郭庆光认为“谣言

是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11]88。近年来，

学者更加看重谣言产生的社会背景，主张从

中立视角以及意义阐释视角来审视谣言。如

沙莲香认为，谣言是个人、团体、组织或国

家，基于某种动机散布的未在内容上得到确

认的信息 [12]。周裕琼提出，谣言在讨论中产

生，包含了对现实世界的假设，可被当作工

具性说法来辅助民众理解当前虽然模糊却重

要的情境 [13]14。

1.2 谣言的产生传播机制

奥 尔 波 特 和 波 兹 曼 回 顾 了 战 争 时 期 的

谣言并提出谣言公式：谣言的流传程度 = 问

题的重要程度 × 事实的模糊程度（Rumor=

Importance×Ambiguous）。他们指出，对于造

谣和传谣者来说，议题的重要性和模糊性共同

造成了谣言弥漫的结果，缺失一方，谣言便不

存在。他们还指出，“平化”（leveling）[5]75、“锐

化”（sharpening）[5]75、“同化”（assimilation）[5]99

是谣言变异（distortion）的三大机制。

具体而言，谣言的产生、传播与个人心

理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相关。

就 心 理 因 素 而 言， 最 初 的 心 理 学 研 究

表明，人类的造谣、传谣行为与内心情感互

为映射，它受到个人诸如焦虑、渴望、恐惧

等情感的驱使 [5]38。后续大量的社会心理学

研究指出，与谣言传播动机相关的 5 个因素

分 别 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重要性或

结 果 相 关 性（importance or outcome-relevant 

involvement）、 失 控（lack of control）、 焦 虑

（anxiety）、信念（belief）[14]。波迪亚（Bordia）

和迪方佐（DiFonzo）回顾与每个变量相关的

文献，考察了为什么这些变量会影响谣言的

传播。他们发现，在谣言传播的具体语境中，

个人目的可以被描述为三个动机：事实寻求

动机（fact-finding motivation）、增强关系动

机（relationship-enhancement motivation）、 自

我提升动机（self-enhancement motivation）[15]。

就社会因素而言，谣言往往具有时代性

和地域性特征。比如著名的“奥尔良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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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流传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法国，是一

则关于服装店贩卖白人妇女的传闻。这则传

闻与“性” “犹太人”相关，反映出二战后尚

不稳定、错综复杂的民族隔阂与社会矛盾。

有研究者将谣言的产生场景分为三类：

第一，产生于官方渠道信息缺失的情况，“即

兴新闻”是人们对所处环境进行解释的“集

体 交 易 ”； 第 二， 环 境 改 变（environmental 

change）、社会变迁导致的某些问题破坏了社

会整体价值和利益，使人们陷入恐慌、危机

和不确定中，谣言产生并刺激不确定的加剧；

第三，表达社会抗议的方式，即“对权威的

返还”[16]。在不同情境下，谣言充当着“排

解紧张情绪的口头发泄途径”[5]20、特殊语境

下监测舆情的“哈哈镜”[17] 以及“弱者的武

器”[13]14 等功能。

1.3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

有研究指出，除了个体因素和群体因素

外，包含了情境模糊、威胁性、可变性以及

情境文化等变量的情境因素，也是谣言传播

的重要影响因素 [18]。2006 年 1 月，国务院发

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指出

“突发公共事件”是“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

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

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然暴发、原因复

杂、范围和影响较大、不确定性高以及需紧

急应对等特点 [19]。在情境模糊性较高、威胁

性较大或变化性较大时，谣言更容易产生 [20]。

突发公共事件中产生的谣言具有社会常

态下谣言所不同的特点。

首先，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与突发事

件本身息息相关。借用危机“生命周期”模

型，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可分为形成期、

高潮期和衰退期。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寄

生于突发事件本身，会随着事件的发展而发

展。具体而言，这种寄生关系体现在：内容

寄生、心理寄生和路径寄生 [21]。

其次，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谣言在其传播

内容、传播影响因素、泛滥原因等传播机制

上呈现新特点。就谣言产生的时间来看，一

般而言，事件突发之后迅速产生谣言。如汶

川地震之后的三天后及两周后分别形成谣言

传播的两次高峰状态 [22]。就谣言涉及内容而

言，可分为直接谣言和衍生性谣言，前者直

接针对突发事件本身，后者是突发事件引发

的其他事件相关的谣言 [23]。就谣言的形态而

言，分为预报谣言、灾情谣言、灵异谣言和

问责谣言 [24]。就谣言的传播方式看，尽管社

会化媒体已经成为谣言的主要传播手段，但

是人际传播在突发性谣言传播中仍占很高比

例 [23]。就谣言的扩散影响因素而言，民众的

判断力不足、媒体报道不到位、政府信息公

布滞后等内生性、外生性因素共同推动着谣

言进一步扩散。周晓虹对 2003 年 SARS 谣言

的研究认为，谣言传播与传播者的认知歪曲、

判断歪曲和行为歪曲相关 [25]；王灿发指出，

我国当前突发公共事件中，不能忽视由政治

环境和传播环境共同构成的谣言传播环境促

进指数 [26]。

再次，如果把谣言视为一种社会情境，

它会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造成影响 [27]。突

发性事件中的谣言往往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对个人而言，谣言可能影响财产安全，乃至

生命安全；对整体社会而言，突发事件中的

谣言会在某些特殊条件的推动下催生集体性

行动和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

甚至影响国家安全 [19]。尤其是以传统的社会

网络关系为传播渠道时，即借助于熟人间的

高度信任、情绪感染与从众效应，很容易引

发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28]。2010 年 1 月山西地

震谣言、2011 年江苏响水陈家港化工园区谣

言均引起了大规模集体行为。

除此以外，学者提出，对突发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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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谣言的研究不应当忽视对其背后所蕴含的

意义进行阐释，应当将对谣言的理解放到整

个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刘海龙以 2003 年

SARS 中产生的谣言为例指出，人们之所以相

信广州肺炎流言，是与大众的社会集体记忆

相契合的，具体在于：健康问题是现代社会

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伴随着科学专业化的

风险也在增加，以及心理气候的铺垫 [29]。

2 研究问题与方法
2.1 研究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大量未经证实的

信息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口耳相传、短

信、微博、微信等各种媒介形式广泛传播。短

时间聚集的信息真假难辨，对人们科学理性

认知新型冠状病毒以及由此引起的新冠肺炎

产生影响，造成了民众深层次的心理恐慌和

焦虑情绪；也增加了突发性事件中信息搜索

和信息治理的难度。结合谣言理论以及突发

性事件中谣言的特征，本文研究了疫情中出

现的两百余条谣言，探讨疫情谣言的传播特

征有哪些，疫情谣言存在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2.2 研究方法

疫情发生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

媒体联合专业辟谣平台、专业科学媒体迅速

反应，用及时辟谣和广泛科普的方式来应对谣

言，最大程度减少谣言带来的不良后果。本文

采用文本分析法，对疫情中出现的谣言进行分

析。研究的案例来自于腾讯·较真查证平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时辟谣”系统①和丁香园

“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平台②。这两个平台都是

实时辟谣平台，收录了详细的谣言文本和对应

的辟谣信息，可以实现对广泛传播的谣言第一

时间回应、判定并给出科学解释；同时，平台

都具有用户主动提问的功能，前者的“提问较

真”和后者的“我要曝谣言”功能可最大程度

实现谣言信息收集的完备性。综合两个平台发

布的辟谣信息，截至 2 月 13 日，共收集谣言

及相应辟谣文章 230 条，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对

象，对这些文本涉及的谣言内容、出现时间、

传播方式等进行分析。

3 疫情谣言传播扩散特征分析  
3.1 谣言内容：疫情中的“即兴新闻” 

就谣言涉及的内容而言，所有疫情谣言

根据数量排序依次为以下 8 类：

（1）“有关如何预防、治疗新冠肺炎的谣

言”，这类谣言介绍了防治新冠肺炎的药物、

食品和生活方式，如滴香油、涂风油精、喝

板蓝根等，共 82 条；

（2）“有关各地新冠肺炎防控策略及实施

情况的谣言”，如“明日上午 / 下午请关窗，

我市将喷洒消毒药水”“乘坐公共交通必须出

示身份证”等谣言在多个城市传播，共 60 条；

（3）“有关其他社会事件的谣言”，这类

谣言与疫情发展并无直接关联但由疫情衍生，

如“湖北随州一人因染病厌世从 27 楼往下撒

钱”，共 27 条；

（4）“有关新冠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谣言”，

如“吃草鱼会感染新冠病毒”等，共 24 条；

（5）“有关新冠肺炎传播扩散情况的谣

言”，共 18 条；

（6）“ 相 关 涉 及 其 他 国 家 的 谣 言 ”， 如

“武汉火神山医院是日本人设计的”，共 10 条；

（7）“有关新冠肺炎疫苗、特效药研究的

谣言”，主要集中在瑞德西韦这一药物上，共

5 条；

（8）“阴谋论”，对于“新冠病毒从哪里

①【腾讯新闻较真平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7*24 实时辟谣，见 https://vp.fact.qq.com/home?scene=1&clicktime=1579887045&
enterid=157988704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②新型肺炎疫情实时动态 - 人民日报·丁香园，见 https://ncov.dxy.cn/ncovh5/view/pneumonia_peopleapp?from=timeline&isap
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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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说法，共 4 条。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除 了“ 新 冠 病 毒 ” 和

“新冠肺炎”是本次谣言的重点外，“钟南山”、

“口罩”也是疫情谣言的关键词，与这两个关

键词相关的谣言分别有 12 条、24 条。

纳普认为，谣言有两个特征：第一，谣言

可以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信息；第二，谣言

具有一定社会性，即它表达和满足了人们的情

绪需求 [4]。首先，疫情谣言深

切反应出公众的关注点。数据

显示，在一定程度上，民众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最希望及

时了解的信息与占比最高的几

种谣言相契合：“自己及家人

亲友所在区域的疫情或潜在

风 险（59.9%）； 关 于 疫 情 感

染、扩散情况的信息与统计

数据（52.3%）；政府部门、有关机构采取的应

对、防控、治理等措施（47.8%）”[30]。在信息

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公众渴望了解更多，谣

言则是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假设。其次，疫

情谣言传递出公众对疾病的恐惧、对自身境

遇的担忧，是公众情绪的投射。疫情谣言通

过表达焦虑，主观上舒缓了传谣个体的情绪，

发挥“情绪口香糖”的作用。

3.2 谣言产生：与疫情发展进程相呼应

依据首次被辟谣的时间，各类疫情谣言

图 1  疫情谣言内容分类

出现的顺序是：“有关新冠病毒的谣言”（2019

年 12 月末左右）—“有关如何防治新冠肺炎

的谣言”（2020 年 1 月中旬）—“有关新冠肺

炎传播扩散情况的谣言”、“有关各地新冠肺炎

防控策略及实施情况的谣言”（2020 年 1 月中

下旬），同时夹杂着“有关新冠肺炎疫苗、特

效药研究的谣言”和“相关涉及其他国家的

谣言”。

本次疫情涉及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此类病

毒以及由此引发的肺炎，对于科学家和公众来

说都是需要建立认知的新事物。谣言最早产生

于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理解，在“什么是新

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性和传染性

如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 SARS 有何关系”

等关键问题上出现不少谣言。

第一个转折点是 1 月 20 日。钟南山院士

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新

冠肺炎确实存在人传人的现

象。随后，各地新冠肺炎的疑

似人数和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此时，人们的焦点转移到“如

何防治新冠肺炎”上，由此诞

生了一批可防治新冠肺炎的

“方法”：抗生素、VC、中药、

蒸桑拿，甚至还有吸烟、放鞭

炮和开暖气。

随着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加大对新冠肺

炎的关注，各省陆续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图 2  各类型疫情谣言出现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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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机制，逐渐对疫情采取相应措施，新冠

肺炎的传播扩散情况、各地区实行的管控措

施及其执行情况成为谣言的主要内容。成都、

大庆、北京、郑州、深圳、上海等地均流传

过“喷洒消毒药水”“封城”“封高速路”等

谣言；华西医院、协和医院出现有确诊病人

逃离的谣言；“XX（地区）有 XX（人数）感

染新冠肺炎，其中 XX（数量）死亡”的信息

也常见于网络。

第二个转折点是 1 月 31 日。随着疫情实

时动态信息收集、公布的规范化以及各地确

诊人员行动轨迹的及时披露，“有关新冠肺炎

传播扩散情况的谣言”数量得到控制。而世

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事件，则让更多与国际社会相关

的谣言传播开来。此外，2 月起，出现大量衍

生性谣言。

3.3 谣言扩散：以社会关系为纽带

本次疫情谣言扩散中，以关系为基础的

传播路径作用不容忽视。区别于无指向的传

播，疫情谣言更容易借助社会网络关系为传播

渠道。这里所指的社会网络关系分两类，第一

是指以“我”为中心，包含了亲属关系、地缘

关系的涟漪型的差序格局网络，这是最紧密

的、传统的社会关系；第二是指包含了业缘、

趣缘关系，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媒介技术发展而

实现连接和沟通的社会关系，它是松散的关

系，但涉及范围更广。概括地说，疫情谣言扩

散可以被抽象为两步。第一，社会关系网络中

的“我”，出于某些原因进行谣言信息分享以

提供某种“警示”或“好意”，实现初级传播；

第二，“我”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将谣言扩散

到他们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二次传播。疫情

谣言之所以能够广泛扩散，正是通过初次传

播和二次传播，用传播技术将无数个社会关

系网络勾连起来，实现纵深传播。

研 究 指 出， 谣 言 会 通 过 社 会 网 络 关 系

中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从而影响成员的态

度、信念和行为 [31]。需要指出的是，差序格

局网络中的熟人间具有较高的信任度。彭德

顿（Pendleton）指出，谣言信息是否具有说

服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出发者的可信度

（credibility）[32]。熟人网络一旦发布较强情绪

感染力的内容，很容易引起熟人间的情绪共

鸣。在突发情境下，人们出于焦虑、恐惧等

心理对信息真伪的辨别力下降，对于来自于

具有高可信度熟人的信息，更倾向于不加评

估地轻易相信，继而转发扩散。1 月 26 日，

一则称“网传今晚 9 点 30 分，央视新闻频道

白岩松主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现场

直播，邀请钟南山院士介绍疫情，请家长朋

友们届时观看”的谣言得到广泛传播，与其

传播网络不无关系。

4 疫情谣言传播扩散的社会根源 
4.1 认知局限和认知迭代

围绕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特殊之处

在于，对引发疫情的新冠病毒，人类的认识

是有限的。人类的造谣、传谣行为与个人内

心诸如焦虑、渴望相映射 [5]38。作为社会情绪

的解压阀，疫情谣言充分表达了集体性恐慌，

这种恐慌的根源则是由新冠病毒引发的未知

和失控感。

科学家指出：“确认任何一种全新传染病

的病原微生物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33]

科学家要解决何为病原、确定病原宿主、病

毒如何从原宿主传播到人、破解病毒完整基

因组序列、寻找治疗药物等一系列问题都需

要经历一段时间。对新冠病毒的早期研究中，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不同意见和观点的争论、

交锋不可避免；现实也不断给研究者提出挑

战，刷新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在科学家尚未

完全破解新冠病毒之前，“事实的模糊性”很

难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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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谣言中，想要做到

“不传谣、不信谣”，是有门槛的。具体到本

次疫情谣言，需要具备一定有关新冠病毒的

知识。而在研究刚刚起步、知识普及不到位

的情况下，没有专业病毒学知识的普通民众，

并不会放弃对新事物认知的努力。人们会试

图调动全部聪明才智，对自己处所的情景做

出有意义的解释。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依赖自

己已有的生活常识来应对。这符合同化性迁

移理论，即“人们具备直接将原有的认知经

验应用到本质特征相同的一类事物中去，以

揭示新事物的意义与作用或将新事物纳入原

有经验结构中去的能力”[3]。这就解释了为什

么熏醋、板蓝根、中药、VC 等防治手段反复

出现在多次有关卫生医疗事件的谣言中；也

解释了在疫情最初阶段，为什么对新型冠状

病毒的认知总是与 SARS 相联系。

4.2 信息公开滞后及不透明

在本就信息不足的环境下，信息公开滞

后以及缺乏透明度，会进一步加剧事实的模

糊程度。在缺少特效药的情况下，信息公开

是预防信息疫情最好的疫苗。面对重大突发

性公共事件，整个社会的信息公开方式、效

率和种类，直接决定公众对相关信息的了解

程度和对疫情危险的感知，进而影响到整体

疫情防控的走向。

有 调 查 显 示， 此 次 民 众 对 疫 情 防 控 信

息公开工作并不够满意：认为新冠肺炎疫情

的信息公开比较滞后（37.6%）和非常滞后

（13.8%）的民众总数占被调查民众数量的半

数以上；四成民众表示信息公开透明程度比

较低 [30]。几乎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民众对

信息的需求量总是大于官方渠道所能给予的

信息量；整体而言，整个社会处于信息不对

称和信息饥渴的状态，这给谣言提供了生存

空间 [6]164。所谓“大道不通小道通”，当常态

信息流通机制失灵，非常态的信息流通机制

则会被激活，谣言正是这套机制的产物。

谣言止于公开。在疫情的应对过程中，

当地政府被动地处于“民众发现问题—要求

官方解决—官方解决并公布信息”的怪圈中。

在“民催官”的倒逼机制下，稍有不慎，官

方发布信息便会触动民众情绪，引发次生舆

论，从而消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链条，

进一步激发谣言的传播。

4.3 社会化媒体的作用影响

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本次民众获知疫情

信息的主要来源。来自“知识分子”公众号

的 调 查 称， 微 信（25.7%）、 微 博（22.1%）、

媒体网站或其移动客户端（21.6%）是本次疫

情中民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 [34]。传播格

局从以大众媒体为主导向社会化媒体为主导

的结构性改变，让探知事实真相更加复杂。

社会化媒体在整体网络关系上呈现“优

先连接”（Preferential Attachment, PA），研究

发现，谣言在 PA 模式中比在随机关系网络中

传播速度更快 [35]。“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

跑遍全世界。”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谣言早已告

别传统的单纯以人际传播为主的“口耳相传”

阶段，作为“人的延伸”的新型媒介和传播

技术使得谣言的传播范围和速度得到最大程

度的拓展。

社会化媒体在具体用户关系上呈现“推

拉模式”（Push-Pull），这使得信息的发布者

与接受者之间边界模糊 [36]。而近年来全球网

络渗透率持续提升，网络设备可获得性和入

网门槛的降低，使得更多人可快速接入互联

网。基于此，当谣言暴发时，更多主体被裹

挟入这场生产“即兴新闻”的“集体交易”

中。在谣言文本研究中发现，疫情中有一类

信息容易引发谣言：某些不负责任的自媒体

发布的大量夹杂着情感化表达、故事性叙述

和个人化体验的信息。事实层面，这些信息

往往真假难辨；观点层面，这些信息包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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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个人情绪，时常将网络舆论引入极端。它

们直击民众脆弱的神经，让迷离不清的疫情

信息雪上加霜，为谣言提供素材。

5 讨论与总结
综 上 所 述， 谣 言 是 疫 情 中 的“ 即 兴 新

闻”，谣言的产生以事实为基础，谣言的扩散

以社会关系网络为纽带；人们对新事物的认

知局限以及认知迭代使疫情认知充满模糊性，

而信息公开的滞后和不透明则让民众陷入知

情困境，社会化媒体传播环境进一步加剧了

谣言传播的复杂性。

主流媒体、专业科学媒体和辟谣机构在

本次信息疫情应对中是及时、高效的。辟谣

信息的发布有效遏制了大部分谣言的反复传

播，谣言传播的范围大大缩小，继而减少了

谣言带来的不良后果。然而，总体而言，应

对谣言，任重而道远。人类已进入“风险社

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问题、新挑战将不

断涌现，我们亟需构建全社会多元主体协作

的一套社会化协同辟谣机制，以应对本次信

息疫情及未来的其他谣言。

首先，政府部门是协同化辟谣机制的关

键。在突发性事件中，政府部门应及时实现

信息公开和信息透明，了解民众关切，最大

程度回应民众的信息需求，让信息在“大道”

上流通起来。所谓“流水不腐”，包含信息公

开和信息反馈的良性信息运转机制能够保持

信息活力，从源头上避免谣言滋生。

其次，主流媒体应当发挥“把关人”角

色，引领舆论，设置议程。调查发现，本次

公众印象深刻的疫情信息主要来源于人民日

报、新华社等传统媒体。具有较高公信力的

主流媒体在信息疫情中的辟谣行为往往可以

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第三，科学共同体的发声也是协同化辟

谣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在涉及科学技术的谣

言中，专业知识是判定一则未经证实的信息

是否为谣言的根本。科学共同体应当发挥专

业优势，或以整体或以个体的形式为公众解

答疑惑。本次疫情谣言的及时澄清与科学共

同体的努力不可分。

第四，社会化媒体平台应当将谣言治理

作为平台内容治理的重点。针对社会化媒体助

长谣言传播的现实，各平台综合利用 AI 技术、

算法等手段遏制谣言。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目

前正在与 Twitter、Facebook、腾讯和抖音等平

台探讨如何应对信息疫情，如 Facebook 将针对

特定人群以广告形式推送健康信息。

第五，最广大的公众力量不容忽略，他

们是社会化辟谣机制的基石。一方面，公众

需要对谣言提高警惕，以媒介素养和科学素

养抵御谣言对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面

对存疑的信息时，广大公众以向平台举报、

要求查证等方式织就防护网，形成抗谣抗疫

的群众路线，最大程度过滤信息疫情，维护

天朗气清的传播环境。各行动主体协同努力，

才可实现辟谣的无影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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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utbreak of COVID-19 makes new media the main channel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i.e.，the main battlefield of emergenc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develops from offline to online 

communication. A series of new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enc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merge in 

cyberspace，with several problems revealed on the supply sid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media communication in emergency science 

popularization，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emergency science communication system 

for future response to unexpected public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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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rumors maintained by WeChat Counter-Rumor Platform and 

Dingxiangyuan（DXY，a connector and digital service provider in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of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zes 230 rumors collected from late December 2019 to February 13，2020. The 

spread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ocial basis of epidemic rumors have been researched and findings are 

reached as follouing out：people’s cognitive limitations and iterations on emerging issues make the 

epidemic situation full of ambiguity；lack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puts the public into a cognitive 

predicament；and the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may further exacerbate the complexity of 

rumor spread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strategy to cope with rumors，that is，to establish a socialized 

collaborative rumor refut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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